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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银花金银花
○ 刘年贵

五月，金银花开得正旺，成
为 点 缀 在 这 个 时 节 的 一 道 彩
虹。

我的故乡在南方一个群山
环绕的偏远小山村，四周山上
树 木 丛 生 。 有 的 金 银 花 像 一
口 挂 钟 笼 罩 在 高 大 树 木 的 上
面；有的如一块金丝、银线织
就 的 绢 帛 覆 盖 在 低 矮 的 灌 木
丛之间。远远地望过去，仿佛
这 苍 翠 的 青 山 成 了 一 块 硕 大
的碧玉，上面镶嵌着金丝、银
丝构成的美妙图案，在阳光照
射下熠熠生辉。

还记得，幼小的我戴着草
帽，跟随母亲穿行于高山密林
之 中 去 摘 金 银 花 。 金 银 花 高
高地悬在空中，需要借助自制
的木钩钩住挂满花朵的藤蔓，
拉 至 手 够 得 着 的 地 方 —— 有
时 候 它 们 的 藤 蔓 挂 在 高 高 的
大树上面，需要小心地先攀至
离藤蔓最近的树杈站定，然后
用 木 钩 将 藤 蔓 轻 轻 地 拉 至 跟

前 —— 当 然 这 项 任 务 一 般 是
由我来完成，母亲在一旁一再
叮咛我：“不可用力过猛，莫把
金银花藤蔓拉断了，因为金银
花是大自然的馈赠，‘杀鸡取
卵’的事情不能干。”

采 摘 回 来 的 金 银 花 被 母
亲 小 心 地 倒 入 大 竹 匾 内 ，然
后 轻 轻 摊 开 ，细 致 地 挑 选 出
混 杂 其 中 的 枝 叶 ，再 把 挑 选
干 净 的 金 银 花 转 移 至 直 径 只
有 一 两 尺 的 小 竹 匾 内 ，竹 匾
架 在 院 子 里 平 行 摆 放 的 两 条
长 凳 之 上 。 这 个 时 节 ，家 家
户 户 院 内 排 满 了 一 溜 大 小 不
一 的 竹 匾 ，竹 匾 内 的 金 银 花
在 阳 光 映 照 下 ，分 外 耀 眼 。
院 子 上 空 飘 荡 着 金 银 花 的 幽
香，引得蜂蝶纷纷前来，于是
家 家 院 内 金 光 银 光 闪 耀 ，光
芒 中 蜂 蝶 翩 翩 起 舞 ，场 景 甚
是美妙。

晒制的金银花干，大部分
被 母 亲 拿 到 集 市 上 卖 钱 补 贴
家用，剩余部分被她小心地收

藏起来。我们偶感风寒、感冒
发烧时，母亲取出一小撮金银
花放于大碗内，注满开水，盖
住碗口闷泡三五分钟，让我们
趁热喝下去，捂出一身汗，症
状准能有所缓解。

而今，母亲年迈，我也在研
究 生 毕 业 后 有 了 一 份 不 错 的
工作，不需要母亲如此艰辛地
劳 作 了 。 可 是 母 亲 依 然 在 每
年 五 月 里 采 摘 一 些 金 银 花 。
每当我要出门远行时，母亲总
会 递 上 一 包 准 备 好 的 金 银 花
干，说是以备不时之需。

我总是心头一热，颤抖着
双 手 接 过 。 这 金 银 花 吸 收 了
故乡山水的灵气，沐浴过故乡
的阳光、空气和风雨，经母亲
慈爱的双手细心呵护晒制，每
一 朵 都 浸 润 着 浓 浓 的 乡 情 和
母亲的心血。

在我看来，那开在五月的
金银花，已然融入我的生命和
血液里。

麦浪中的故乡情
○ 黄廷付

在 钢 筋 水 泥 构 筑 的 城 市
里，我每天与机器的轰鸣和汽
笛 的 交 响 为 伍 。 我 工 作 的 工
业区紧邻着一条河，河对岸是
一片广阔的麦田。立夏以后，
我 便 能 看 到 那 片 麦 田 泛 起 金
黄。站在高高的楼上，望着那
泛黄的麦穗，心中总会不由自
主 地 涌 起 对 故 乡 麦 田 的 思
念。此刻，我知道，远在千里
之 外 的 故 乡 ，麦 子 也 应 该 黄
了。

下班后，我拨通了家里的
电话，母亲说：“家乡的麦子也
黄了。”语气中既有收获的喜
悦，也有劳作的疲惫。她告诉
我，村里依旧是那些熟悉的景
象，年轻人都在外面打拼，只
有 老 年 人 在 家 里 守 望 着 这 片
土地。

如今，收麦子已不再像我
小时候那样繁重。那时候，每
当麦子黄了，整个村子仿佛被
注 入 了 一 股 活 力 。 男 人 们 开
始整理家里的农具，锄头、镰
刀需要磨利的磨利，需要修补
的修补，需要换新的就提前去
集 市 上 选 购 。 女 人 们 则 负 责
家里食物的储备，会去集市上

采购一些能存放的蔬菜，如粉
丝、洋葱、土豆，当然少不了自
家腌制的咸鸭蛋。

老人们凭借多年的经验，
每 天 都 会 去 田 间 巡 视 。 他 们
会揪几个麦穗，在手里轻轻揉
搓，然后吹一口气，让麦壳飘
散，手中只剩下麦粒。他们根
据 这 些 麦 粒 的 饱 满 程 度 来 预
判今年的收成好坏。有时候，
他们会把麦粒放嘴里嚼一嚼，
品味着麦子的香甜，然后回家
告诉家人：“明天南边地里那
块麦子可以割了。”于是，家家
户户都会早早吃过晚饭，男人
们 磨 好 镰 刀 ，女 人 们 刷 净 锅
碗，小孩们早已躺在床上，因
为 大 家 都 知 道 第 二 天 要 早 起
去收麦子。

那时的清晨，天还没亮，村
子 里 就 已 经 热 闹 起 来 。 人 们
扛着工具，提着水壶，带着简
单的食物，走向田间。孩子们
也会跟着起床，尽管我们还帮
不上什么忙，但那份兴奋和期
待 早 已 溢 于 言 表 。 随 着 太 阳
升起，一片片麦浪在人们的劳
作 中 倒 下 ，露 出 了 黄 色 的 土
地 。 汗 水 的 味 道 与 麦 香 混 合

在一起，那是最朴实的劳动气
息。

现在，机械化作业已经取
代 了 大 部 分 人 工 劳 作 。 收 割
机轰鸣着在田间穿梭，效率比
起 人 工 不 知 高 了 多 少 倍 。 可
是，每当我看到那片泛黄的麦
子，心中总会涌起一种说不出
的怀念。那是对童年的记忆，
对家人的思念，对那片土地的
深深眷恋。

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，
我 们 或 许 已 经 不 再 需 要 亲 手
收割麦子，但我们依然需要那
份来自土地的教诲，那份对粮
食的敬畏，以及那份对家的深
情。即使我们身处异地，心中
的 故 乡 情 却 如 同 那 片 金 黄 的
麦田，永远泛着温暖的光芒。

此刻，我在楼上望着那片
泛黄的麦子，心中默默许下一
个愿望：希望明年能够回到故
乡，亲自站在金黄的麦田中，
和 家 人 一 起 分 享 收 获 的
喜 悦 。 因 为 无 论 我 们 走
多远，那片麦浪中的
故乡情，永远是我们
心中最温柔的部分。

二 十 多 年 前 ，母
亲的一头黑发开始变
白，起初是鬓角，然后
是 前 额 ，最 后 是 脑
后。母亲不忍心看镜
子中的自己，觉得又
老又丑，于是买来染
发剂开始自己涂抹。
经过一番打理，母亲
的头发变得黢黑，只
是少了点光泽。但母
亲也很满意，毕竟照
镜子再看确实年轻不
少。

我曾经看过母亲
当姑娘时的照片，荷
叶齐耳短发，面容清
秀，是十里八村有名
的标致女子。可叹岁
月不饶人，转眼四十
多年的光景，她的大孙女都已到了
她 那 时 的 年 龄 ，水 葱 一 样 的 年 华 。

“人怎能不变老啊！”那是她经常挂
在嘴边的话，饱含些许感伤。

母亲 22 岁时嫁给了长她 4 岁老
实 巴 交 的 父 亲 ，第 二 年 有 了 大 哥 。
在大哥不满周岁的时候，父亲所在
的煤矿要去支援西南三省建设，他
主动请缨去了条件最艰苦的贵州省
六盘水市的一个偏僻的乡镇煤矿，
谁知这一去便是三十年。

母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，上有老
人，下有孩子，白天去生产队干活，
晚上还要在昏暗的灯下做针线，家
中里里外外都是她一个人张罗，从
来没有怨言。父亲一年只有一次探
亲假，为了在家帮母亲多干点农活，
他 把 假 期 都 安 排 在 春 耕 大 忙 的 季
节。假期总是很短暂，他不得不多
次向矿上续假。母亲总是催促说：

“走吧，走吧，这农村的活儿是干不
完的，赶紧回去吧，不能耽误上班。”

那年月，农村条件艰苦，我家劳
动力少，只靠母亲一个人挣工分，家
里 常 常 青 黄 不 接 。 好 在 春 天 的 时
候，母亲提前在房前屋后种了许多
大苞米，穗子每每刚刚定住浆，她就
劈下来，在小队的石碾子上碾碎贴
大饼子以缓解燃眉之急。在教育子
女问题上，她始终坚持让我们哥仨
读书，即使日子再苦再难，这个信念
也没有动摇过。她常说：“农村孩子
只有多念书，才能改变脸朝黄土背
朝天的命运，才能走出去，看看外面
的世界。”我们哥仨很争气，都以优
异的成绩考上了中专，相继跳出了
农门，在城里买了楼房安了家，这在
我们那个小山村是一件很了不起的
事情。

后来，父亲退休回到原籍，和母
亲守着乡下老屋，侍弄菜园子，养猪
养 鸡 ，过 着 怡 然 自 得 的 田 园 生 活 。
那时候母亲的头发全白了，她依然
钟情染发。我告诉她，那种廉价的
染发剂有毒，经常染发对身体不好，
况且有时候染不及时，长出来的白
发和褪了色的半截发梢过于显眼，
还不如不染，满头银丝光洁鲜亮，多
好看！母亲虽然有点不甘心，但还
是听从了我的建议，从此不再染发。

今年“五一”假期回家，下了山梁
儿离家还有一段距离，我就清楚地
看见母亲站在屋后那棵开满花朵的
老梨树下向我们这边张望，瘦小的
身影，满头的银发，瞬间让我热泪盈
眶。


